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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电动车
最大的豪华”

2004 年加入比亚迪时，我就有个愿望：
作为新时代汽车人，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打
造中国人自己的汽车品牌，让中国汽车走向
世界。

20 多 年 过 去 ， 从 第 一 辆 插 电 混 动 车
F3DM， 到 纯 电 动 车 e6， 再 到 后 来 的 秦 、
唐、宋、元、汉……我和团队自主研发生产
了一系列车型，更攻克了许多技术难点，推
出了众多核心技术。

其中，我想特别讲讲“刀片电池”的故事。
以前，电动车行业在电池的问题上面临

一个艰难选择：三元锂电池能量密度高，但
易发热；磷酸铁锂电池更安全，但续航短。

当时行业普遍追逐前者，但王传福总裁
曾说过一句话：“安全是电动车最大的豪
华。”因为这句话，比亚迪选择深耕更安全的
磷酸铁锂技术。

然而如何突破磷酸铁锂电池续航短的短
板，依然是个难题。

真正的突破源于一个思路的转变。当时
我们团队想的是：“既然无法同时解决高能量
和高安全的矛盾，那就站到整个系统的高度
去思考，打破常规，去追求同时满足这两个
极端。”

此后，公司各团队铆足干劲、群策群
力，2020年，高安全、长寿命、高能量密度
的“刀片电池”诞生了。

首先，在结构上，我们跳过了传统的
“模组”环节，将很多形似刀片的电池单体整
齐排列，进而形成电池包体。

为了保证“刀片电池”的安全性，我们
做了最严苛的针刺实验。当钢针穿透电芯，
三元锂电池会爆燃，而“刀片电池”表面温
度基本没有变化，放在上面的鸡蛋都不会凝
固。此外，我们还进行了重卡碾压测试，46
吨的卡车压过去，电池包完好，装回去车还
能开。

这些测试不是为了炫技，是想实实在在地
告诉所有人：电动车的安全，可以做到这个程
度。可以说，“刀片电池”的应用也在引领新能
源汽车行业重回以安全为首的发展正轨。

从2003年比亚迪开始布局电池研发，到
2020 年“刀片电池”问世，我们用了 17 年。
这期间，即使在磷酸铁锂技术被冷落的年
代，我们每年也坚持投入数十亿元进行研发。

从搭载“刀片电池”的汉 EV 续航突破
600公里，到后来全球众多顶尖车企都来找我

们合作，我想，这就是对技术最好的认可。

离“中国汽车梦”
更近了

我和比亚迪的故事，得从2003年的冬天讲起。
在上海金茂大厦，我见到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王传福，他刚顶着压力收购了秦川汽车，准备进军
造车行业。他邀请我加入比亚迪。

见面后，我开门见山地问了他一个问题：“你
懂汽车吗？”

他笑了，回答得很实在：“我喜欢车，我看了
上百本书。”后来我去他办公室，发现里面堆满了
机械、电子、汽车各种专业书籍，确实像个工程师
的屋子。

他坚信，汽车产业中国人一定能做成，因为大
部分技术已经成熟，并非遥不可及。我从他身上看
到了一种民营企业家的睿智和热血。

那晚，我们两个聊得很投缘。后来他又多次来
找我，常常一聊就是一个通宵。王传福总裁死磕技
术、舍得投入的作风，深深打动了我。

刚一入职，我就被任命为一个研发项目的总负
责人，压力很大。我们先做了大量市场调研，最终
决定做一款家用轿车——F3。当时，我和团队一心
扑在研发上，经常饭都忘了吃。靠着这股劲儿，
2005年，我们设计的F3终于面世，后来大家称它为

“国民家轿鼻祖”。
在我看来，F3的成功，离不开几个关键因素：

一是团队执行力强。我们整个团队在一个完全通透
的、近3000平方米的大厂房里工作，有问题马上沟
通、马上解决，形成了一套“同步工作法”。二是
创新了开发模式。当时，与外部供应商的合作存在
诸多困难，我们决定自主开发零部件。这个过程
中，我们不仅学了技术、培养了人才，也大大缩短
了研发周期。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虽然很累，但非常值
得。F3上市后大受欢迎，不仅让比亚迪在乘用车领
域站稳了脚跟，也为中国自主品牌赢得了荣誉。对
我们来说，那是从0到1的突破，意义非凡。

但真正的硬仗，是研发电动汽车。由于我们是
最早一批进入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需要从无到有建
立电动车技术的零部件系统、技术系统和产业链，
面临着巨大挑战。

比亚迪电动汽车部门一成立，我们就开始攻关
“三电”核心技术——电池、电机和电控。这三项
技术取代的是传统燃油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和底
盘，直接决定了车辆的性能、耐久性和安全性。

在这个过程中，挑战无处不在。我印象最深的
是一个离合器从动盘上的小弹簧。在混动模式下，
它怎么也适应不了电机快速响应的节奏，导致模式

切换一次次失败。
怎么能让这个弹簧跟上电机的速度，完成大扭

矩转换呢？我和团队没日没夜地分析弹簧性能，匹
配电机和发动机的数据。失败了无数次后，才终于
找到了解决方案。

然而，国内没有供应商能生产这种混动车专用
的弹簧。我和团队已经连续2个月睡在办公室，甚
至最后直接住进了供应商的车间，盯着第一批弹簧
的生产。2008年，全球首款不依赖专业充电站的双
模电动车F3DM上市。它证明了我们有能力从零开
始，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技术。

从那以后，从插电混动到纯电动，从“刀片电
池”到今天的各种“黑科技”，我们就这么一路走
了过来。慢慢地，我们从电池材料、电池本身到关
键部件和系统，再到围绕新能源汽车整车进行了全
产业链布局。就像盖房子，别人买现成的砖瓦，我
们连砖都自己烧，但每攻克一个难关，我都感觉离

“中国汽车梦”更近了一点。

30年来，
我只做了造车这一件事

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一头扎进了汽车行业？
说实话，我最初的梦想是航空航天。进入汽车行
业，多少是因为“机缘巧合”。

当时，中国汽车产业正是起步阶段，和国外比
起来，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国内没有一辆完全属于
中国人自己研发设计的汽车。但我认为，汽车产业
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想，在这里或许也能
找到我的战场。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扬州仪征的一个小企
业。我并没有因为公司小就感到失落——在小企
业，你能担任各种角色：我做过设计员、工艺员，
甚至当过采购员，自己卸货、自己组装。

那段日子很累，但全身心浸泡在产品从无到有
的过程里，让我学到了最扎实、最宝贵的东西。

后来，我去天津的中国汽车研究中心学习，又
到意大利深造，从此与汽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慢
慢发现，汽车产业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而
作为汽车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义务：打造中国自
己的汽车品牌，让中国汽车走向世界。

王传福总裁有一个“技术鱼池”的比喻，他说
比亚迪有很多技术储备，市场需要时，就捞一条出
来。我想用12个字来概括“工程师精神”：“潜心研
究、勇于创新、敢于承担。”

30年来，我只做了造车这一件事。我有幸以建
设者身份，参与到这场波澜壮阔的产业变革中，见证
了自主品牌突破核心技术壁垒，由跟跑到领跑的全
过程，这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代汽车人最宝贵的勋章。

环球人物

30年只做一件事
让这个行业进入“中国时代”

王忠红，宁夏人，西藏农牧大学教
授、科技特派员，本科毕业于宁夏大
学，硕士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长期扎根雪域高原，致力于农业科技
推广与乡村振兴工作。

在西藏农牧大学的农场里，有一
处“高海拔庭院蔬菜立体无土栽培设
施”。这是王忠红自主研发的，上下三
层，种植着36种不同的瓜果蔬菜。记
者见到他时，他身穿一件绿色外套，站
在一片绿意盎然的试验田边，几乎与
田间的植株融为一体。他不时弯下腰
查看，又抬头与周围的来访者交流。
一个不留神，他又钻进了“立体菜园”，
灵活地穿梭在矮矮的蔬菜架之间。

这个49平方米的小天地，看似有
限，却凝聚了王忠红多年的科研心血，
也承载着高海拔农牧民“吃菜自由”的
希望。

葱蒜味的“野韭菜”

王忠红与西藏的缘分始于2006年。
那一年，他刚从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蔬菜学专业毕业，获得硕士学位。
听闻西藏蔬菜产业发展滞后，他怀着
满腔热忱，毅然投身边疆的科研与教
育事业。

西藏农牧大学位于林芝市，群山
环抱、林木葱茏，空气中弥漫着鸟语花
香。王忠红一踏上高原，就被这里的
环境深深吸引。爬山采样、田间劳作，
每一次与自然的接触都让他感到无比
开心。

开心之余，王忠红也时常在心里
琢磨：我能做些什么研究呢？

“读研期间，导师曾告诉我青藏高
原有丰富的野菜资源。但是，研究什
么野菜？怎么研究？我完全没有头
绪。”王忠红说。

一天傍晚，王忠红结束了一天的
野外工作，正蹲在路边休息。忽然，他
看到了月光下一朵盛开的蓝色小花。
出于好奇，他伸手轻轻触碰花瓣，又凑
近闻了闻叶片，竟有一股类似葱蒜的
气味，颇诱人。

王忠红随手采了一株带回学校，仔细研究后发现，
这是一种野生葱属植物，味道鲜香，可以食用。“我查过
文献，野生葱属植物种类非常丰富，全球约有上千种，
仅在青藏高原就分布有几十种，具有很高的利用价
值。”这一刻，他的研究方向逐渐清晰起来。

由于野生资源受生长季节和环境的限制，难以满
足当地居民的日常需求，王忠红开始尝试人工栽培野
生葱属植物。可现实却并不乐观——从野外移栽回来
的野韭菜，经常坚持不了多久就枯萎了。

“有的野韭菜是从海拔4500米左右的地方挖来的，
把它种在海拔不到3000米的地方，根本没办法适应。”
王忠红无奈地说。后来，他只得将野外的土也一起带
回试验田，帮助它们慢慢适应新环境。

经过多年试验与筛选，王忠红最终将青甘韭等野
生品种纳入人工栽培研究的重点。“从野外采集种源、
建立资源圃，到驯化、筛选优良个体，再到实现高效人
工栽培，这个过程走了10多年。”王忠红说，“如今，青甘
韭栽培技术已基本成熟，预计2026年能大面积种植。”
他满怀期待。

“庭院蔬菜”更迭到第七代

在海拔4300米的山南市措美县，王忠红注意到一
个现象：当地有村民在自家屋檐下砌起水泥槽，上面覆
着一块塑料布，里面种满了蔬菜。“高海拔农牧民吃菜
较少，我原本以为他们对蔬菜的需求并不迫切。”那一
刻，他看见了老百姓对蔬菜的渴望。

从那之后，王忠红的奋斗目标又多了一个：让高海
拔地区的农牧民实现“吃菜自由”。

“高海拔地区风特别大，温度偏低，不利于蔬菜生
长。当时我就在想，能不能把院子利用起来。”王忠红
回忆说，这里的农牧户大多住两层楼房，院子周围还有
围墙，本身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环境，对高原的
大风有一定削弱作用，温度也比空旷地带高一些。

2014年，王忠红依托温室原理，研发出第一代“高
海拔庭院蔬菜立体无土栽培设施”，这其实“就是一个
放在庭院里的小拱棚”。但是，问题很快就显现出来：
院墙一方面挡住了风，另一方面也遮挡了阳光。

随后，王忠红尝试将大棚改成可移动式，采光更好
了，但需要至少20个人合力才能推动；他又尝试把大棚
加高、分成三层，栽培面积大了，可底层几乎照不进阳
光。“每解决一个问题，就会有新的麻烦出现。”王忠红
语气里透着些许无奈。

“后来，我们把大棚内的栽培床进行分块化设计，
一共三层，每层做成12个栽培箱体，箱体之间留出空
隙，采光效果立马就提升了，管理操作也方便了很多。”
直到2018年，这套立体栽培设施才逐渐定型。

更关键的是，王忠红还根据蔬菜的生长习性做了
精细化布局。“上层是强光高温环境，可以种植西瓜、黄
瓜这类喜温喜光的蔓生性果蔬；中层是弱光中温环境，
可以种植对温度、光照要求较低的大白菜等；下层是弱
光低温环境，就种菠菜、生菜等耐阴、耐低温的叶菜。”
这样一来，一个有限的立体空间里，能同时种下36种不
同的蔬菜。

到目前为止，“高海拔庭院蔬菜立体无土栽培设
施”已经更迭到第七代。虽然尚未全面推广，但在部
分农牧民家庭试点中已初见成效。王忠红说：“我有
信心，在海拔5000米以下有人居住的地区，农牧民家
庭都能够通过这套设施，实现真正的‘吃菜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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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新能源汽车再一
次用“黑科技”惊艳了世人。

3月5日，比亚迪在深圳正式
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
技术，撬动了“充电慢”“低温充
电难”的行业性难题。常温下，
电量从 10%充到 70%只要 5 分
钟，充满只需9分钟。零下30度
的极寒环境中，电量从20%充到
97%，耗时只比常温多了3分钟。

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报告指
出，全球电动车市场正进入“中国
主导时代”。全球每卖出10辆纯电
动车，就有超过6辆来自中国市
场。中国企业的新能源技术专利在
全球的占比已达52%，仅比亚迪
一家，就贡献了其中的20%。

这一连串数字背后，有一个
人的名字绕不开——比亚迪首席
科学家廉玉波。比亚迪诸多核心
技术的突破，都离不开他和团队
的贡献。

此前，记者与廉玉波有过一
番交流，他聊起自己30年深耕汽
车行业的执着与坚守，也谈起刚
入行时的初心与感受。

以下是他的讲述。

王忠红在观察辣椒长势。

廉玉波介绍情况。

工作中的廉玉波（右）。

“刀片电池”的CTB技术。

廉玉波


